
为《夜光杯》七十周年庆，
由新民晚报副刊部发起的“我
与《夜光杯》的一段情缘”征文
活动吸引无数来稿，“美”不胜
收。今天，我们从中特别遴选若
干，编成专版，以襄盛举。其余
来稿，我们将选刊于日后的《夜
光杯》版面，敬希读者亮詧。

!!!编者

! ! ! !过去我喜欢在手机、电脑上读文
章，报纸是不大看的，与《夜光杯》栏
目结缘，还要归功于我母亲。

我母亲脑溢血中风已有十多年。
由于出门不便，母亲每年都会让我订
好新民晚报在家细细读。别人读报，都
是只看个新闻标题，浮光掠影、惊鸿一
瞥，但我母亲不是如此，她会仔细看，
尤其是《夜光杯》里的每一篇文章，每
一个字她都大声念出来。为了查字方
便，母亲的手边常备一本字典。

知道我迷上写作以后，母亲就把
前一天《夜光杯》里读到的好文章折
叠好（母亲自中风以后，右手右脚已
经不能灵活自如地运动，不方便写

字，就用左手帮我把她推荐的文章折
一下），压在橡皮圈底下，等我下班后
拿给我看。就这样，我读到了许多唇
齿留香的好文章。

晚霞映照在窗口，母亲就坐在阳
台的那张小椅子上，朗读着《夜光杯》
上的文章，时不时还发一两通议论，
振聋发聩。因为读报量大，母亲学会
很多时下新鲜名词，比如“表情包”、
“高富帅”，还经常在我面前显摆。有
一回我听到母亲在念评《红楼梦》的
文章，并称赞它写得精巧，评论也很
中肯。我跑进去喊：“妈！这篇留给
我。”母亲吓了一跳：“我以为你们这
些小青年不要看这些呢！你们就喜欢

看网红文。”行，还知道“网红”，母亲
大人厉害，但是您女儿怎么就不能阳
春白雪一回呢？

母亲给我推荐的文章多数是很
不错的，我将它们剪下整理成册，每
日一到两篇。

有一天，她折了篇刊登在《夜光
杯》醒目位置的文章给我，说：“这篇
写得挺好，你看看。”我一看作者名
字，“啊呀！这不是我新浪微博上认识
的那个文友吗？”

与其说世界真小，不如说《夜光
杯》让我与母亲、朋友之间的心更近了。

到现在，我的书桌上多了好几本
厚实的剪报本，甚至有一本藏青色的
本子因剪报数量太多太厚而撑裂了
封面。

时光静静流淌，似母爱温暖细
致，似一本本无声的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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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夜光杯》的一段情缘

! ! ! ! !"#$年，我离开穷乡僻壤的山村，和现时的农民
工一样，来到大上海打工谋生。
初到上海，对过着天幕光做灯地当台的我来说，什

么都感到新鲜奇特。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夜晚闪烁着
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世界竟是这样奇妙！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大上海十里洋场的余

辉还未褪尽。那时的夜上海，是不夜城，歌舞升平，灯红
酒绿，酒不醉人人自醉，蹉跎了青春岁月。对衣食住行
靠打工着的吾辈，岂能留恋！只得远离。

%"&'年我申请加入工会，就可优先上夜校读书识
字，从此，放工后的头等大事是背上书包乘上摇摇晃晃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到淮海路上的淮海中学上夜校，
上电车前总不忘买份新民报（晚刊）塞在书包里。晚报
性质的报纸，社会新闻报道多，一看了之，随之丢弃，唯
独新民报晚刊的《夜光杯》版面，内容广泛翔实，有深
度，贴近百姓，有看头，用现时的时髦话说叫草根派、接
地气，还天天有版面。我不但天天品读，还自认为有用
的要留住它，并养成了习惯。从此，与《夜光杯》结下了
情缘，日积月累一大堆。

人世沧桑，岁月无情。要退休了，老脑筋，故土难
离，叶落归根，决定回老家养老。临行前，整理家什衣
被，面对一大堆《夜光杯》报纸犯难。老妻说：送废品收
购站算了。我说：让我整理整理。结果，挑挑拣拣，还是
不比家什衣被少多少。好在农村屋舍大，容得下。回乡
后，特地订了份新民晚报，但我留存《夜光杯》版面报纸
的习惯不肯改，故存报数量有增无减。
但好景不长，中国要建设新农村，农民要集中搬迁

到高楼大厦居住。老家面临拆迁，各家各户都在做搬迁
准备。老妻又提醒我那些《夜光杯》版面的报纸如何安
置。我说：“容我想想。”老妻提高嗓门说：“想什么！想
想你自己的年纪吧！已跨过‘耳顺’之年，越过‘从心所
欲，不逾矩’之年，进入人称的耄耋之年，开始在耄耋之
年路上跋涉、攀登了，你还能活多少年！赶快给我断、
舍、离，新居是没有地方给你放报纸的。”嗬！我亦毫不
含糊地回敬她说：“请你不要曲解断、舍、离的内涵，不
需要的物品坚决不买进家里是断，把堆放家里没用的
物品坚决处理掉是舍，《夜光杯》版面是我的挚爱，我的
精神食粮，时常要品读查阅的，这怎属断？怎能说舍就
舍的？我只能择优取舍，该要的我还是要带进新居的。
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后，每逢清明节你把它当纸钱烧
给我吧。”老妻拗不过我，茫然，看着我，无言以对。

第一次见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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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班考了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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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一年，我开始上班。然而，一次生病后却留下
后遗症，左腿跛行左手丧失功能，那种刻在心里的疼
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天，父亲为了让我打发
时间，递给我一份新民晚报，我一下子被《夜光杯》这
个版面所吸引，从此便与她结下不解之缘。
初中的历史知识点并不多，上课时间往往会剩

余，于是我就讲《夜光杯》副刊上的故事给学生们听。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下课了也不愿离开。学校
里年长的老师好奇怪，也不知我有哪些魔法令学生
如痴如醉，课堂井然有序，掌声雷动。但是好景不长，
我左腿又疼了，需要住院治疗。我舍不得离开学生，
又害怕没人给他们上历史课，于是就把两大本《夜光
杯》剪贴本留给班长，让他上课先带领学生看一遍教
材内容，然后用红笔圈画出重点，最后把剪贴本拿出
来让一名学生朗读，其余学生则聆听。
我住院的一个月里，父亲一边去医院照顾我，一

边唠叨如果我的学科成绩是倒数第一，他这个校长
可真没面子。父亲说完苦笑了一下，眼里汪起的雾气
让我想哭。
那一学期结束，在校际联考中，我班考了个第一

名。全校教师都轰动了，说宝珠一个月没上课，学生
成绩都这么好，那要是天天上课，不一定还高出第二
名多少呢！
父亲退休后，我自费订阅新民晚报。因为乡村邮

政服务不好，我就将地址留在教育局阿鹏那里。有时
是他下乡给我捎来，有时是我自己去取。

有一晚，阿鹏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们点着蜡烛，
一边小酌一边聊《夜光杯》里的美文……

若干年过去，我们早已结婚，但我们仍然钟爱
《夜光杯》。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歇，相信我们以后的
故事，一定会更美丽更精彩！

我们都爱$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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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有个不太男子汉的习惯，吃饭时
爱预留一点喜欢的菜肴，在餐毕前的最
后一刻佐饭，觉得这样的感觉特别美
好。每天看新民晚报也如斯。我喜欢最
后看《夜光杯》，这样可以细细品尝《夜
光杯》的美酒佳酿。对工作安排的出差
或是自行出游，我心底里也会有一丝滑
稽的排斥感，担忧因此积压下许多“夜
光杯”文章，不能悠然怡心地品味。因
此，每天一杯《夜光杯》美酒，刚刚好。

我订阅新民晚报逾三十年而从未
中辍，一半也是缘于对《夜光杯》的喜欢
和不舍。

! ! ! !《夜光杯》创刊 !"周年了。杜少
陵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古稀之
年健在于世的人而今真的已不稀奇，
但一张报纸的副刊能持有 !"年身心
俱健，实属不易。我在《夜光杯》发表
第一篇文章《幸福美满又何来》时，#$
岁。三十年来，与《夜光杯》的情缘，往
事历历，心底氤氲。

$%&!年深秋的一天上午，弄堂口
公用传呼电话亭的沈伯伯来叫我赶
紧去接听一个没有挂断的电话，说是
新民晚报的一位姓赵的老先生打来
的。我边奔向电话亭边在想着会不会
是弄错了，新民晚报社里没有我认识
的老先生啊。接过听筒，对方说是姓
赵，“赵超构”三个字入耳，委实让我
惊喜不小，他问我是否“老何同志”，
我说我是小何，对方哈哈大笑，问我
当天中午能不能到东海咖啡馆来一
趟。从会稽路银河里的家，步行到南
京路近外滩的沙市街，半个钟头的路

程，我内心激动不已，方才听筒那边
说的一些话竟然一下子都记不清了。
进得东海咖啡馆，靠窗的一张桌

子前坐着的两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
我一猜就知其中的一位肯定是大名鼎
鼎的杂文大家、主持晚报工作的赵超
构(林放)先生。“果然不是老何而是小
何同志啊，真这么年轻，没想到没想
到，我来介绍，这是施老施蛰存先
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敬仰的施
老，我瞬间欣喜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距此一个月之前，我投给晚报领
导一封信，其实是代我的邻居宋老太
太写的一篇忆述震旦学院和中法学
堂往事的稿子，其中提及法国文学翻

译家沈宝基。施蛰存先生在上世纪
'" 年代主编《现代》杂志时，就和沈
先生有交往(《夜光杯》副刊曾经刊登
过我写的一篇《百年沈宝基》*，而赵
老与沈先生也相熟，我的投稿引起了
赵老的重视，从我的行文语气和笔
迹，他原以为我是个老人，因而约了
施老特地与我谋面。十年浩劫之后，
前辈之间有的久疏音问，难得重逢。
没想到我一个青年后生的投稿，也成
了一次情缘接续的写照。东海咖啡馆
的这次餐叙，(角几分一碗的奶油蘑
菇鸡丝汤，还有罗宋汤、炸猪排和冰
淇淋咖啡，施老付的账。三十年倏忽，
唇齿留香，言犹在耳，一辈子不忘。
我在《夜光杯》发表过很多文章，

编发拙稿的编辑，至今我也还没见过
面。《夜光杯》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够
重，重到我每每想到当年赵、施二老
的那第一次约见。长者风范，前辈关
怀，编辑谦逊严谨的品格，受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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